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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蔬菜店来了个新员
工，老板娘小何却像供着菩
萨，什么力气活都不让她干。

新员工坐在门口负责称
重，每称一样，就低头在收银
机上找数字，动作慢得像电影
《疯狂动物园》里的树懒。没一
会儿，她的面前就排起长队，
有人不耐烦了：怎么这么慢，
还赶着上班呢。

老板娘小何和丈夫小陈
正抬着一筐菜进店，见状，小
何赶紧放下菜筐，接过顾客手
中的袋子，一个个称重，迅速
口算报出总价。她趁机拍拍那
女人的手背，安慰她：“没关
系，刚开始，我也算不过来。”

过了几天，我去买菜时，店
里只剩小陈一个人，他又要卸
货摆菜，又要收款，顾客看他忙
得团团转，便问，“你老婆呢？”

“我老婆带着我姐，去无
锡看病了。”原来，那个面色萎
靡的女人，是小陈的大姐，她
的左腿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关
节畸形，走路跛行，右腿长期
负担全身的重量，造成静脉曲
张，像爬满了蚯蚓。

小陈边忙边和我们唠嗑，
“大姐今年五十多了，没结过
婚，眼看她路都走不动了，父
母愁得不行。我媳妇打听到无
锡有家医院，治疗静脉曲张很
专业，就特意开车回山东老

家，把她接了过来。”
没几天，小何回来了。她

似乎比以前更有干劲，小陈在
忙活，她就一个人跳上皮卡卸
菜，整包整筐地往店里搬。见
到我们，笑容像晴空一样明
朗。有人问，“你大姑子怎么样
了？”小何朝楼上指指，“治疗
很有效果，她在我家休息呢。”

小何和小陈来宜兴九年
了，他们贩过水果，卖过炒货，
最后租了这家门面卖菜。小陈
手脚勤快，小区哪家老人不方
便下楼，一个电话过来他就噔
噔噔地送菜上门。小何嘴甜，哥
姐叔婶不离口，脑子又活络，算
起账来比计算器都快。顾客多

了，他们的生意越来越稳定。前
年，两口子在店面的三楼买下
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儿子也转到宜兴来上学了。

小何是个热心肠，她琢
磨，大姑子的现状是公婆的一
块心病，帮她治病和自立，是
一件大事。

又一个清晨，我走进小
店，大姑子正跟着小何摆放新
鲜蔬菜，这时，有顾客到台前
结账，她赶紧走向收银台，脚
步明显比之前麻利不少。接过
顾客手中的菜，大姑子有条不
紊地称重、报账。在斜洒进来
的阳光下，她的神情无比安宁
与满足。

小店来了新员工
心大了，事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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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手一抖，就多
撒了好些盐进锅，炒出来的那盘菜咸
得发苦，根本没法入口，可没想到同样
的盐，添加到汤里，轻轻搅开之后，整
锅汤的鲜气一下子就被提了出来，味
道刚刚好。

盐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差
别，在于盛放它的容器大小。

外婆八十多岁的时候，耳朵已经背
得厉害。每次我们去看她，她还是乐呵
呵的，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
晒太阳。她这一辈子吃过的苦、经历过
的事，是我们这代人很难想象的：战争
年代逃过难，饥荒年月挨过饿，中年丧
夫之后，硬是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
那样难熬的日子换到现在，早足以压
垮一个人了，可她却坚强地撑了下
来。到了晚年，外婆依旧慈眉善目，心
平气和，像一条宽阔、静静流淌的大
河。有时候我忍不住会想，外婆的心
啊，是那么宽大，又那么沉稳。

那些躲不开也逃不掉的人生经
历，把她的心慢慢撑大了。就像河
床被水流经年累月冲刷，原本窄浅
的河道慢慢就变宽了，也变深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给内心扩容
的过程，只要心放宽一些，那些当下
觉得怎么都跨不过去的坎，终究都会
慢慢熬过去。

烦恼如盐，心量如水。把心量撑
大了，同样是那些事，味道就不同了。
那些曾经让你夜不能寐的烦恼，那些
你以为永远跨不过去的坎，也许并不
是因为它们真的有多大，只是因为那
个时候，你的心量还太小。

我也是许多年后，才看见
那位老人的委屈。

那是一个炎夏。放假后，
我从上学的城市坐大巴返乡，
出了出站口，几辆电动三轮车涌
来:“阿要坐车啊?”“多少钱?”十
块、八块的声音纷纷涌来。想
起爸妈带我去小商品市场买东
西，总教我要对半杀价，于是我
有样学样一锤定音:“五块！”

“太少了，做不下来！”三轮
车纷纷散去。只有一位个子不
高的老人，犹犹豫豫站在那
里，硬茬茬的花白头发，穿着藏
蓝衣、黑裤子，嗫嚅地问我:“七
块……行不行?”我看他底气不

足，便果断摇头：“就五块。”顿了
顿，老人讲:“你上车吧。”

马达一响，一路无话，电
动三轮车从西站哒哒哒开到
莆田路上，突然，老人停车，花
白头发一起一伏，很生气地讲:
“这么远，这单我不接了！你
给得太少了！”我急了，就讲:
“刚才说好的价格呀！目的地
我也是先告诉你的！怎么开
到这里就反悔?”我觉得这大
爷太不讲道理，眼见我带着这
许多行李还半路撂挑子，占着
座位不肯下来。大爷见我犯
倔，只好再上车送我回去。饶
是如此，我依旧不免一路嘀嘀

咕咕，到了家门口下车，到底
还是只给了他五块钱。兵荒
马乱地到家，我愤愤不平地告
诉妈妈这一路的波折，彼时妈
妈正在厨房洗菜，她听了却说：
“年纪大的苦钱不容易的，你不
应该那样。”“可一开始是谈好
的呀，他不愿意，当时就不应该
接单。”我不服气地反驳。妈妈
顿了顿，叹口气说：“过几年，你
也许就明白我的意思。”

许多年过去，社会果真给
我上了课。我也曾有答应“接
单”，做起来却感到懊恼的时
刻。无数次想撤退时，我会想
起那个老人。我渐渐明白，这

世间，不是所有事都可以用对
错去衡量。从前，年少的我，还
不能体谅人的处境，还不懂有
人真会为少挣几块钱而焦心。
我常常在想，若能再回到那一
刻，我一定会对老人说一声抱
歉，再按他开始的报价付费。

学会在锐利之外，多一份体
谅，这是我今生要修炼的功课。

看到他的委屈 [泰州]姜伟婧
◇铭心一刻


